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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承中的厦门大学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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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厦门大学的校训、校歌、校徽、建筑及钟声里，都蕴含着众多而博大精深的历史典故，
这在中国高校中是罕见的。而这些典故文化的缔造者就是厦门大学创办人陈嘉庚先生。他为厦
门大学奠定了爱国与大爱的精神基石，播种了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文化基因。今天，我们挖掘、
整理、研究这些典故，既是为了更好地珍惜、传承和发扬厦大的历史文化传统，也是迈向文化自信，
进而臻于文化自强的一种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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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群在《百家讲坛》解读《鸿门宴》时提出:“过去的是历史，但历史没有过去。”1921 年，陈嘉
庚先生以“毁家兴学”的教育情怀和“振兴中华”的历史责任感创办了厦门大学。作为中国第一所
华侨独资创办的大学，厦门大学为东南半壁的高等教育发展做出了创榛辟莽的历史性贡献。一个
有着伟大梦想而又泣血践行的人是足以载入史册的，一所历经风雨而顽强生存的大学是理应让人
肃然起敬的。厦门大学风雨兼程的发展轨迹，既生动反映出中国近代有识之士教育救国梦想的伟
大实践，又完美诠释着陈嘉庚先生创业兴学的艰难历程。在厦大校园里，大到一幢楼房，小到一座
亭子，甚至一段曲径、一块石头，都可能隐藏着一个典故，或流传着一段佳话，成为厦大一笔宝贵的
精神财富和文化遗存。一个个典故、一段段故事共同组成厦门大学的精神力量，我们应该对这段历
史充满敬意。追忆厦大往事是厦大人文化自觉的表现，寻找这些典故，发现和挖掘这些精神力量，
既不是历史学家的专利，也不是教育学家的特权，而是每一个厦大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期冀兼及
历史研究的严谨和个人的经验分析来尝试讲述这些厦大故事。挖掘厦门大学文化基因和血脉中的
历史典故，就是期待厦门大学的后来者能够很好地珍惜、传承、发扬厦大的历史文化传统，在新的历
史时期，提振南强雄风，再立育人新功。
一、厦大选址中的典故
厦门大学思明校区演武场是最早的校址。演武场曾经是郑成功操练军队的地方，是郑成功恢
复明室的大本营之一。陈嘉庚先生对民族英雄郑成功充满崇敬。所以，1921 年厦门大学第一座大
楼落成后，历经两年艰苦卓绝的谈判，才获得演武场的所有权。但在当时，演武场可谓是一处偏僻
的郊野荒地，鲁迅曾形容厦大是“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的海边”。为什么陈嘉庚当年选择演武
场?因为这里“西自许家村，东至胡里山炮台，北自五老山，南至海边，统计面积约二千余亩”。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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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的空间使得厦大未来的发展能够“预有算划，庶免后悔”。陈嘉庚筹建厦门大学最初圈地 9000
亩，计划在 1930 年建成万人大学，1941 年学生数要达到 2 万。
据《厦门志》载，20 世纪 20 年代，厦门人口大约在 12． 8 万人。［1］当时，在这样一个城市规模中，
陈嘉庚先生能以远见卓识构建“生额万众”的大学，确实是高屋建瓴，难能可贵。尽管因为抗战原
因没有实现，但在当时，这确是了不起的宏伟设想。可见，在陈嘉庚的内心深处，勾画的不是一所普
通的大学，而是一座恢宏的现代教育王国:这座王国背山面海，北靠五老峰，远眺金门海峡;南指南
太武山，中间行使万吨巨轮，巨轮进港所见第一眼即为“厦门大学”。正如著名书法家虞愚为上弦
场撰联云:“自饶远势波千顷;渐满清辉月上弦。”厦门大学选址之磅礴大气，不言而喻。
大学与古刹为邻，在中国近现代大学选址上屡见不鲜。厦门大学与南普陀寺相邻算是其中之
一。其他诸如福州大学之与西禅寺，山东大学之与洪楼教堂，华中师大之与宝通寺，安徽师大之与
广济寺，韩山师院之与韩山寺相邻，这些选址，大概皆因“大学所缺，寺庙可补”。这种山林遗风如
果可以追溯，当起自于古代的书院与寺庙。严耕望先生曾提出，“书院制度乃由士人读书山林之风
尚演进而来。”［2］这一观点可由许多案例得以印证。例如，湖南岳麓书院之与麓山寺，河南嵩阳书
院之与少林寺，福建紫阳书院之与梵天寺、清源书院之与承天寺、龙山书院之与净峰寺、科山书院之
与科山寺，均为相邻而居。
为什么书院与寺庙常常毗邻而居，一则可能寺庙大多选址风景秀丽，适宜修习心性，故有“天
下名山僧占尽”之说;二则大概两者均为教化之所，寺庙与书院均是当时社会高级知识分子的集聚
地，是社会文化的重要交流场所。一些高僧不但熟谙佛家经典，而且在诗词歌赋文学上往往也颇有
建树，文人墨客也喜欢与高僧们切磋学问，留下了文人与僧人交往的许多佳话。惺惺相惜，文人也
受到僧人的特殊关照，特别是那些“寒士”，如白居易就自称“山寺每游多寄宿”。恰如《易经·乾》
所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后人据此编为成语“声应气求”，意谓同类的事物相互感应。《论语·
里仁》也提出:“德不孤，必有邻。”正所谓古刹黉庠相得益彰，书声钟声同振共鸣。至于居京畿重地
太学，虽无寺庙相伴，但与孔庙为邻，则更显尊贵。在北京国子监街上，孔庙在东，国子监在西，正所
谓“左庙右学”规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左为尊，依照旧制，进国子监应先拜孔庙。北京孔庙始
建于元大德六年(1302)，于大德十年(1306)建成。在孔庙建成的当年，在孔庙西侧建国子监，又称
太学。故“声应气求”这个典故，是对厦门大学选址的最好诠释。
二、厦大校徽校歌校训中的典故
大学是什么?古今中外解释颇多。儒家经典著作《大学》中曾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
民，在止于至善”之说。蔡元培则认为，大学乃研究高深学问之场所。［3］梅贻琦又认为，大学者，非
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4］这些关于大学的解释，也许我们并不陌生，但陈嘉庚先生对大
学的理解，则有他自己的独特领悟，这从厦大校徽、校训、校歌中可见一斑。
(一)校徽中的典故
徽以标志，校徽是一所大学精神理念的集中符号体现。厦门大学校徽图案是陈嘉庚先生创办
厦门大学时确定的，一直沿用至今。从图案设计看，校徽有两个圈，中间圈内是盾牌和城墙，上方嵌
入三颗五角星。为什么是三颗星?这就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三”既是万物运行规律之始，也是教
育之始。老子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国传统蒙学教材《三字经》认为:“三才者，
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所以，三颗星既可解读为日月星三个
星辰，也可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地、人”三才。但更应当说的是，教育是礼教之始，正如《学
记》所倡导的“化民成俗，其必由学”。
盾牌和城墙又代表什么?《诗经·周南》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干即盾、城即城池，“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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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比喻捍卫，指为公侯抵御外侮的武将。1921 级校友叶国庆提出:“为国干城”就是来自校徽的指
示，校训标明“止于至善”，尽力于“干和城”，就是至善之道。为何是至善之道?显然，治国理政的
最高境界不是诉诸武力，而是教化，化民成俗。诚如《礼记》中《学记》所言:“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
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由此可见，这些标志首先寓示着大学之道，必须为国家培养
人才，而培养人才应当把育人作为大学的首要之责，这就是大学的育才育人之道，如是而已。
校徽外圈上有繁体字“厦门大学”，校徽中运用了拉丁文“厦门大学”，即“UNIVEＲSITAS AM-
OIENSIS”。放眼世界，大学的校徽，其称谓不外乎两种表述方式:或是本国语言，或是拉丁文。至
于如何用本国语言表达大学的校名，我不是很清楚。但是用拉丁文表达大学的名称，这是欧洲中世
纪大学创建时的传统，既可以说是大学的时代烙印，也可以说是大学的“胎记”，甚至也可以说是大
学的“常识”。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英文语境下的大学 university来自拉丁文 universitas。当时，拉丁文是西
方许多大学的“主流语言”，故采用拉丁文作校名十分普遍。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一些大学开始
使用本国语言作校名，但部分大学的校徽用拉丁文的传统却一直没有改变。不仅如此，个别的西方
大学，尤其是历史悠久的大学，如今在一些重大的仪式上，依然在用拉丁文。如牛津大学、剑桥大
学、哈佛大学在每年的毕业典礼上，都会请一位学生朗读一段可能谁也听不懂的拉丁文。尽管校
长、学生、家长都不懂，但诵读拉丁文的传统延续至今，一些大学的学位证书也依然用的是拉丁文。
其实，大学的校名用何种语言已没有那么重要，大学毕业典礼或证书用拉丁语也不能证明大学的地
位和声誉。但在我看来，大学酷似现代社会组织中的一个“古董”，她的某些做法需要“特殊保护”!
(二)校训中的典故
“训”，从“言”从“川”，意指用言辞劝教，亦有教育之义，代表一种典范、规范教育。就此而言，
校训就是大学的立身之本。凡大学创校之始，都异常重视校训之制定。如所熟知，厦门大学校训是
“自强不息，止于至善”。
“自强不息”语出《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指自觉地积极向上、奋发图强、永不懈
怠。在 1921 年 4 月 6 日厦门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场内讲坛上方用鲜花结成“厦门大学开幕纪念”八
个大字，下悬校训“自强不息”四个大字。［5］首任校长邓萃英开宗明义提出:“大学之要务有三:(1)
研究学术;(2)培养人才;(3)教育与社会须联为一气。此三种要务之外，尚有一种要务，就是‘自强
不息’四字。”［6］据此定“自强不息”为校训。众所周知，《易经》乾坤二卦是易经六十四卦的基本
卦，乾坤二卦的卦辞是《易经》总纲和指导思想。就一所大学的底蕴与精神而论，也许是因为有了
“自强不息”的校训，厦门大学才充盈了自身的灵魂，真正凸显出现代大学的传统内蕴。
“止于至善”语出《大学》首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意指通过不懈努
力，以臻尽善尽美。将“止于至善”写入厦门大学校训，是第二任校长林文庆先生提出的。他说:
“‘止于至善’为本大学进行之目标，亦即本校之校训。”林文庆校长在任时，主持制定的《厦门大学
校旨》提出:“本大学之主要目的，在博集东西各国之学术及其精神，以研究现象之底蕴与功用，同
时阐发中国固有之美质，使之融会贯通，成为一种最新最完善之文化。”［7］1924 年，《厦门大学组织
大纲》进一步明确，学校办学的三大任务是“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阐扬世界文化”。［8］明确
要求厦门大学要继承和发扬古今中外之精粹，并将其融合成为一种尽善尽美之文化。
回顾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史，把“自强不息”作为校训的例子屡见不鲜。清华大学的校训
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但是清华大学“自强不息”的校训不是其成立时提出的，而是梁启超在
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提出的，后来演变成为清华大学的校训。1914 年冬，梁启超先生应邀来清
华演讲，题目叫《勉为真君子》。在这次演讲中，梁启超援引《周易》乾坤二卦两义来解释君子的含
义并解读君子:“清华学子，荟中西之鸿儒，集四方之俊秀，为师为友，相磋相磨，他年遨游海外，吸
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所谓君子人者，非清华学子，行将焉属?虽然，君子之德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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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德草，今日之清华学子，将来即为社会之表率，语、默、作、止，皆为国民所仿效。设或不慎坏习，
惯之传行，急如暴雨，则大事偾矣。深愿及此时机，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
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则民国幸甚矣!”［9］据此，清华大学遂将“自强不息”定为校训。
以此论之，无论是厦门大学之“自强不息，止于至善”，还是清华大学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与其说是对大学自身的追求，毋宁说是对人才培养目标的一种期待。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 20 世
纪初，除厦大、清华之外，还有其他大学把“自强不息”作为校训，都对自强不息这一精神表示高度
认同。原因就在于那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时代，中国需要自强，青年需要自强，大学需要自强，自强不
息是整个中华民族奋斗崛起的强烈呐喊，是那个时代的梦想和追求。
(三)校歌中的典故
文以载道，歌以咏志。传诵校歌是大学教化的一种承继形式，也是激发师生统一意志、抒发情
怀的重要载体。厦门大学校歌由著名化学家、翻译家以及教育家郑贞文填词，著名学者、语言学家、
音乐家赵元任作曲。厦大校歌与厦大校训一脉相承，除了秉承自强不息的精神元素之外，又从另一
角度诠释了大学对于学习、求知、人生价值的种种思考。歌词如下:
自强!自强!
学海何洋洋!
谁与操钥发其藏?
鹭江深且长，致吾知于无央。
吁嗟乎!南方之强!
吁嗟乎!南方之强!
自强!自强!
人生何茫茫!
谁与普渡驾慈航?
鹭江深且长，充吾爱于无疆。
吁嗟乎!南方之强!
吁嗟乎!南方之强!
歌词中包含了以下五个典故，即:无央、知无央，自强、普渡与慈航、南方之强。其中“自强”与
校训中的“自强不息”来源相同，在此暂不作诠释，这里只对其他几个历史典故予以溯源。
其一，“无央”与“知无央”。
“无央”是“无穷无尽”之意。《古今乐录》载霍去病《琴歌》:“四夷既获，诸夏康兮。国家安宁，
乐无央兮。载戢干戈，弓矢藏兮。麒麟来臻，凤凰翔兮。与天相保，永无疆兮。亲亲百年，各延长
兮。”意思是:四方的夷族已经得到护佑，中原的民众也平安富足。国与家和平安定，我们的快乐越
来越多没有止尽。把兵器收起来放好，把弓和箭存在兵器库里。麒麟与凤凰的舞蹈威严、活泼、喜
庆。顺应于天，和平相处得到保全，永远存在，在生命的百年间，爱护亲人，像亲人一样相处，夷与夏
都会代代相传。歌曲表达了作者期望国泰民安的美好愿望。
“知无央”来自“致吾知于无央”，意指永不停止学习，源于“吾生也有涯”。庄子《内篇·养生
主第三》:“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意谓我们的生
命是有限的，而知识是无限的，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就会弄得很疲困;既然这样还要去
矻矻追求知识，就会弄得更加疲困不堪了!在这里，作为道家的代表性人物，庄子从养身角度警示
世人，应当顺从自然规律，保全生命。但在厦大校歌中，显然不是劝大家不要学习，而是反其义而用
之。所以，在厦大校歌上阙，作者以学海无涯的感叹，劝勉莘莘学子勤奋学习，只有找到知识的真
谛，才能找到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钥匙，最终打开真理的宝库。这样即便知识如鹭江水，再
深再长，也能使人的认识进入一个“无央”的境界。从这一意义上说，歌词上阙阐述了求学与求知、
做学问与研究的关系。
其二，普渡与慈航。
“普渡”与“慈航”为佛教用语，喻指以慈悲之心广施法力，超度众生，引渡众人。这也正应了一
句教育名言:教之道在于渡，学之道在于悟。“爱无疆”意为博爱，一般理解为基督教用语。需要强
调的是，民国年间著名大学的校歌，一般突出传统儒家思想和西方科学精神，但像厦大校歌把佛教
普渡与基督教博爱精神融合在一起的歌词几乎绝无仅有。但在这里，校歌的意图显然不是劝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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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信佛入教，相反，是以宗教般的语言揭示着大学教育的本质:大爱教育。大学既要有大师，更要
有大爱。其中，大师为本，大爱为魂。所以，校歌下阙，先以人生茫茫的感慨引入了对引路人的渴望
与迫切需求，再以普渡、慈航喻指学校、教师应以佛教慈悲之心去关怀、关爱学生，并使受到关爱的
学生能够推己及人，用大爱引领社会和人类的进步。如果人人都具有这样一种“大爱”，则厦大之
爱诚如鹭江之水，既深且长，最终达到“充吾爱于无疆”之最高境界。正如厦大邹振东教授在其《谁
是中国最有互联网思维的大学》一文中所言:“致吾知于无央，充吾爱于无疆，厦大要在求知和博爱
两个目标上止于至善。因此，现在可以将博爱解读成‘大爱无疆’，从而忽略其宗教因素。”［10］
其三，南方之强。
南方之强是厦大的又一美誉，在厦大校史中，有这样一段话:“陈嘉庚在创校之初，曾期望将厦
门大学办成‘南方之强’。”［11］在思明校区生物馆后面有一块大石头，上面铭刻着“南方之强”四个
大字。许多人认为这是厦大人自己的说法，其实不然。其真正含义源于西汉戴圣《礼记·中庸》中
“子路问强”的历史典故。原文载: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
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
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其大意是:子
路问什么是强。孔子说:“南方的强呢?北方的强呢?还是你认为的强呢?用宽容柔和的精神去
教育人，人家对我蛮横无理也不报复，这是南方的强，品德高尚的人具有这种强。用兵器甲盾当枕
席，死而后已，这是北方的强，勇武好斗的人就具有这种强。所以，品德高尚的人和顺而不随波逐
流，这才是真强啊!保持中立而不偏不倚，这才是真强啊!国家政治清平时不改变志向，这才是真
强啊!国家政治黑暗时坚持操守，宁死不变，这才是真强啊!”
显然，孔子与子路的对话不是简单的关于北方之强与南方之强的概念辨析。孔子答语的弦外
之音和言外之意，是希望子路能够克服自身的缺陷，以礼治国，成为治国能手，这也是孔子一生追求
的理想。所以，南宋教育家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对“南方之强”注释说:“南方风气柔弱，故以
含忍之力胜人为强，君子之道也。”这与北方风气刚劲、以果敢之力胜人为强颇为不同。就此而言，
南方之强把它说成是厦门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也未尝不可，“南方之强，君子居之”。这种培养目
标的精神内涵与梁先生对清华“君子”的悔勉应该是一回事，南北虽然殊途，但有异曲同工之妙。
所以，无论是校训“自强不息、止于至善”，或是校歌“知无央、爱无疆”，还是校徽的标识意义，均
是对于大学内涵的不同视角诠释。但不管何种解释，求知、教化、育人始终是第一位的。陈嘉庚在建
校之初，就把一系列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典故镶嵌在校徽、校训、校歌之中，是何等的用心良苦!
三、厦大建筑中的典故
建筑承载一个时代的文化。没有理念的建筑是没有灵魂的建筑，大学建筑亦复如此。大学建
筑体现着办学者对教育的理解与追求，凝固着大学的教育价值取向。厦门大学的典故不仅反映在
校歌、校训、校徽中，也承载于一系列建筑楼群中。
1921 年 5 月 9 日，被陈嘉庚称为“开基厝”的群贤楼群在演武场奠基，拉开了厦门大学“嘉庚建
筑”大规模启土兴工的序幕。之所以选择在 5 月 9 日国耻日为厦门大学奠基，意在告诫莘莘学子
“勿忘国耻”!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群贤楼群落成后，不仅富有闽南特色，而且极具南洋风情，一主
四从的五幢楼沿演武操场一字排开，楼与楼之间以连廊相接，中式屋顶，西式墙壁，构成了建筑学上
中西合璧的独特景观，俗称“嘉庚风格”。
中国名楼诸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之所以名扬天下，不仅在于楼的地理位置、设计本身，更
重要的在于楼所承载的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大学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场所，给大楼起一个像样的
楼名，成为检验一所大学历史文化的重要印记。群贤楼群命名，亦复如是。主楼“群贤楼”左右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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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分别是同安楼、集美楼，东西端为映雪楼和囊萤楼。“群贤”一词一般认为来源于王羲之的《兰亭
集序》:“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其实，“群贤”一词最早典出汉班固《白虎通·谏诤》:“虽无道不失
天下，仗群贤也。”［12］《荀子·非十二子》亦云:“壹统类而群天下之英杰。”［13］而今群贤之义出自何
处已不是那么重要了，但作为一所百业待兴的高等学府，“群贤”楼名寄托了陈嘉庚先生质朴的办
学思想:没有群贤就办不了大学，办了大学也就造就了群贤。
囊萤楼、映雪楼原为学生宿舍，其中“映雪”二字由陈嘉庚先生亲手所书。“映雪”语出《尚友
录》卷四:“孙康，晋京兆人，性敏好学，家贫无油。于冬月尝映雪读书。”此外，据《孙氏世录》记载:
“晋孙康家贫，常映雪读书，清介，交游不杂。”“囊萤”是以囊盛萤。典出《晋书·卷八十三·车胤
传》:“(胤)恭勤不倦，博学多通，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以夜继日焉。”［14］
李中《寄刘钧明府》诗:“三十年前共苦辛，囊萤曾寄此烟岑。”映雪、囊萤均为勤苦读书的典故，其寓
意自不待言。
上弦场是厦门大学主体育场，是一个半椭圆形的大运动场，陈嘉庚先生利用楼群与运动场之间
的落差，因地制宜地砌成可容纳两万人的大看台。陈嘉庚先生请书法家、佛学家虞愚先生命名时，
虞愚教授根据运动场与看台都呈弧形特点，寓意深刻地把它命名为“上弦场”，因“上弦为夏历每月
初八、九的半圆月亮，相称上弦，有了上弦，必有月圆之时”。在演武场东边续盖兼用与专用的男、
女生宿舍楼时，曾将专用的女生宿舍叫笃行楼，兼用男女生宿舍叫博学楼。
笃行意为诚笃、中实，典出《礼记·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楼名寓
意非常清楚，希望学生要有诚笃、忠实的优良品德。现在竞丰膳厅与芙蓉二学生宿舍之间曾有一幢
带眷的教师宿舍，名曰:兼爱楼。“兼爱”之义，借古喻今，期望老师对所有学生能够一视同仁地进
行教育;另一方面亦表示厦大对所有求学者均敞开大门，欢迎报考。又如勤业楼，楼名起自唐代文
学家韩愈《进学解》:“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勤业楼是助教宿舍，每间宿舍大约 10
平方米，只容得下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和一个书架，多一点就成了累赘。学业上要有所
成就，物质上就不要过多追求，这就是勤业楼人的精神。
作为“嘉庚建筑”的典型代表，位于集美学村的集美大学航海学院内现有五幢“一”字形排列的
楼群，更以儒家道德修养的“温良恭俭让”依次命名为:即温楼、明良楼、允恭楼、崇俭楼和克让楼。
“即温”出自《论语·子张》:“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15］后以“即温听厉”
称面受尊者的教诲。“明良”出自《书·益稷》:“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16］诸葛亮《便宜
十六策·考黜》:“进用贤良，退去贪懦，明良上下，企及国理。”［17］“允恭”“克让”，意指诚实、恭敬又
能够谦让，出自《尚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
格于上下。”［18］“温良恭俭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儒家极力提倡的最高社会伦理公德。
《论语·学而》:“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19］陈嘉庚以“温
良恭俭让”命名楼名，将中华传统儒家文化巧妙地融入于办学理念，体现了他对民族精神的崇尚和
强调，是民族性在其办学思想的充分表达。
鲁迅先生曾说过，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嘉庚建筑风格不仅体现在建筑设计、建筑命名上，
也体现在陈嘉庚对校园的规划布局充分传承并创新了闽南地域文化。在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的选
址上，嘉庚先生均选择了向南朝海边的地势较高岸边，顺地势建造学校，完全符合了地方传统的风
水观念。在校园规划上，因地制宜地架构了严谨对称、围合感强，而又主次分明的总体布局，和谐温
馨。在校舍建筑中，陈嘉庚以节省适用为建造原则、地产物品为取用材料、中西合璧风貌为特征，实
施“经济主张”和贯彻“实用主意”，宣称“建筑之费用务求省俭为第一要义”。
1950 年，嘉庚先生亲自主持了扩建厦大的基建工程，先后兴建了建南大会堂、图书馆、生物馆、
化学馆、数学物理馆、医院以及作为师生宿舍的芙蓉楼四座、国光楼三座、丰庭楼三座和竞丰膳厅、
游泳池、上弦场等。这些建筑在沿袭原有“穿西装，戴斗笠”风格的基础上，又有新的突破，白岩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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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琉璃瓦，骑楼走廊配以绿栏杆，富有闽南传统民风又不乏南洋的亚热带风情，红绿白三色搭配，色
彩调和，鲜艳夺目，是“嘉庚风格”新的典范。之所以这样设计，嘉庚先生认为:学生宿舍建走廊可
以有地方看报喝茶，使房间更宽敞，使住宿条件更加卫生。宿舍增建走廊，这是其他高校所没有的。
一砖一瓦总关情，嘉庚建筑风格又岂是一言能说清?
四、厦大钟声的典故
从 1921 年厦大建校那一天起，用钟声来规范作息的习惯就一直沿袭下来。最早的校钟是陈嘉
庚先生于 1919 年冬天，在老家集美打造而成。如今正在使用的钟，是厦大 80 周年校庆时所铸，是
一口厚重的黑色铁钟，高挂在建南大会堂的天台，钟的表面雕有“厦门大学”字样以及铸成的日期
“2001 年 4 月 6 日”，从挂钟的天台望去，厦大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都尽收眼底。一根尼龙绳一头拴
在钟里的铁球上，一头就握在敲钟人手里。当中悬挂着一个敲钟的大铁球，因为长期的撞击，球四
周十分光滑，经年的沧桑从锈迹里渗透出来，泛着金属沉沉的光泽。20 世纪 90 年代初，曾有人认
为过时，要求换成电铃，许多老校友坚决反对。他们认为这是厦大的标志，能唤起对校园生活的美
好回忆，保留历史的古朴与神圣。
在中国古代，钟与教育、大学有割不断的历史渊源。钟，国之重器，大型祭祀都与钟(编钟)有
关。《论语·八佾第三》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据文献记载，“铎”大约起源
于夏商，是一种以金属为框的响器。以木为舌者称为木铎，以金为舌者则称金铎;木铎为文，用以宣
政布政，古代官府有了新的政令，先派人摇铃四方巡走，以引起大家注意，然后召集起来宣示政令。
金铎为武，用以指挥军队。孔子以木铎自况，说自己是上天派来教化民众的。因为孔子长年从事教
育，此后“木铎”就成了教师的别名，木铎的木舌被比作教师的“教化之舌”;再后来，又把木铎比喻
为宣扬某种学说、思想观念或政教的人。
“木铎金声”是中国古代形容钟的一个形象比喻。《孟子·万章篇》说:“孔子之谓集大成者。
集大成者，金声而玉振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金声最初是指古代行军
打仗收兵的时候要“鸣金”，后来在一些特殊场合，尤其是宗教场所，召开重大的会议时，要敲钟或
其他金属乐器，这其实也是“鸣金”的一种形式。“金声”在古代音乐中也有特殊的意义。在古代音
乐所谓的“八音”中，唯有“金声”最洪亮，最能引起人的注意，正像朱子所说的“为众音之纲纪。”［20］
所以在古代类属于打击乐器的金属乐器，如钟、铎、磬等，其用途决不仅限于音乐方面，而比其他类
型的乐器要广泛得多。“金声”最能起到警醒的作用，如古代公堂上审案时案桌上的“惊堂木”，“惊
堂木”一敲，可以达到“警众”的目的，使众“明听”，集中注意力，听从施令者的号令。木铎虽舌为
木，但是体仍是金，所以发出的仍是“金声”。故从这个角度讲，“木铎金声”不单单是文化教育的象
征，还含有警醒世人的意思。
钟及钟声并非大学特有，在教堂和寺庙同样存在。“教堂的钟声与骑士的马蹄声构成了中世
纪大学的主旋律。”［21］这是西方学者对中世纪大学产生与发展的一个经典论断，在我国有“晨钟暮
鼓”一说，这是对寺庙文化的精辟描述。钟是东西方宗教礼仪中的重要法器，在许多名刹古寺教
堂，高大的钟楼，增添了寺院和教堂的威严;而圆润洪亮、深沉清远的钟声，也被注入了“惊醒世间
名利客，唤回苦海梦迷人”①的教化含义。从历史来看，教堂和寺庙钟声存在的时间远比大学要久，
钟声已变成教堂与寺庙的一种语言、一种象征，离开了钟声，宗教机构似乎就失去了完美。以至于
钟声一响起，人们就会想起教堂或寺庙。教育场所为何引入钟声，似乎难以考证，推断起来似乎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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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简单，就是因为教育机构与宗教场所有某种“天然”的联系，才使得钟声进入大学，因为大学在
产生之日，就具备了某种“宗教”意义上的教化功能。
实际上，教育和为学就是一种“修道”，它需要学习者具有修道之人那种平和的心态，或许正是
由于这个原因，中世纪的大学虽然不断向宗教权威发动挑战，却始终与宗教之间保持一定的联系，
这种联系既有仪式上的，也有行为上的，还有精神理念上的。老子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
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
此。”［22］老子意在说明，一些杂乱多彩的生活内容和巧伪多欲的生活方式会扰乱心性，心乱则无以
致远，因此修道之人需要抛弃纵情声色之娱的做法，寻求简朴宁静的生活方式。这种处世哲学与宗
教心态完全一致，因此，教育场所采用具备宗教象征意义的钟声作为学生作息的标准，同时希望钟
声能荡涤心灵，让心灵平静，让情感有所归。一天的作息始于钟声，止于钟声。
其实，在我国近代大学的发展中，大学与钟的故事也非常多。例如清华大学的“闻亭钟声”、北
京大学的“燕园钟亭”、南开大学的“鸣钟纪念”、云南大学的“钟楼接晖”等。
厦门大学从创立之初就有“继承斯文”的传统，正是这个原因，这个钟声不仅仅在厦门大学思
明校区一如既往地响起，它还在漳州校区、翔安校区响起，甚至还传到了海外，从太平洋沿岸响彻到
了印度洋沿岸。厦门大学的钟声从时间概念到空间概念，传播大学的声音，最完好地体现了“自强
不息”的大学精神。
五、厦大典故文化的缔造者———陈嘉庚
综上可见，厦门大学的校训、校歌、校徽乃至每一栋建筑，都包含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一
所大学中集中体现和蕴含如此众多而博大精深的历史典故，这在中国所有高校之中也是凤毛麟角。
为什么厦门大学能够集合如此众多而又博大精深的历史典故呢?究其根源，应该得益于陈嘉庚先
生深厚而高洁的人文修养。
陈嘉庚先生深受闽南文化和华侨文化的影响。他九岁进入集美社南轩私塾，读的是《三字经》
《千字文》和《幼学琼林》等。下南洋经商时，因中国民间的传统文化在下南洋的人群中基本完整地
得以保存，他也深受华侨文化圈的熏陶。对传统文化的深入研习使他的认知有了理性的深化，将传
统文化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视作二位一体。他对传统文化保持审视的态度，无论从情感或理智上都
未从整体上否定传统文化，这对他之后引进新式教育、倾资办学具有深刻的启示。
1894 年冬，陈嘉庚回乡结婚，罄其仅有的两千银元，在家乡集美创办“惕斋学塾”。馆门前，挂
着陈嘉庚拟就的两副对联，一曰:“惕厉其躬谦冲其度，斋庄有敬宽裕有容”。另一曰:“春发其华秋
结其实，行先乎孝艺裕乎文”。“惕厉”语出《周易·乾》:“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比喻君子不
仅要整日自强不息、发奋有为，而且一天到晚都要心存警惕、小心谨慎。“谦冲”语出《易经·谦
卦》:“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比喻道德高尚的人，总是以谦逊的态度，修养自身，自我约束，而不
因为位卑，就在品德方面放松修养。
从“惕厉”“谦冲”始，陈嘉庚先生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创办了一系列规模宏大、设备完善的学
校，造就了大量的革命和建设人才，对振兴中华民族做出了伟大贡献。这是他捐资兴学的肇始。对
此等事，陈嘉庚后来在《南侨回忆录·弁言》中写道:“(余)自廿岁时，对乡党祠堂私塾及社会义务
诸事，颇具热心，出乎生性之自然，绝非被动勉强者。”［23］
1913 年 3 月 4 日，集美敲响了第一声新学的钟声，宣布了陈嘉庚先生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
校———乡立集美两等小学校的开端，也宣布了集美学校的建立，标志着陈嘉庚长达半个世纪艰苦的
兴学历程的开始。1922 年，陈嘉庚为这所具有开创意义的集美小学立了一块石碑，并亲自撰写碑
文，记述创办集美小学的动机和经过。碑文的开头写道:“余侨商星洲，慨祖国之陵夷，悯故乡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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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以为改进国家社会，舍教育莫为功。”可见，他兴办教育，既为家乡，也为祖国。他已把兴学看作
富强国家、改造社会一个无可替代的手段。陈嘉庚开办教育的眼光既宽且远，他胸中有一幅宏伟的
兴学蓝图:首先是要让女孩也能上学，还要办中学、办师范、办农林医工商专门学校，还要办大学。
陈嘉庚的教育理想和文化底蕴滋养了厦门大学的浩然正气，激励了厦大师生的自强不息。
陈嘉庚以“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为己任，以恪尽“志怀祖国，希图报效”的国民自
觉，以“国民之发展，全在于教育”的远见卓识和博大胸怀，以“尽出家产以兴学”的极大勇气和实业
累积的全部身家，以“诚毅”果敢的超常毅力和永不止步的奋进精神，以“止于至善”的非凡气魄和
崇高境界，自始至终践行着他梦寐以求的理想，构建了从幼儿园到大学完整的教育体系。他为厦门
大学留下的丰富文化遗产，体现在校歌、校训、校徽、校内建筑、章程中，存在于其办学理念与长期的
办学实践中，也是他自己“大爱精神”及“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追求体现。
(一)大爱精神
陈嘉庚先生生于厦门，生活在帝国主义列强肆意宰割中国的年代。尤其是在南洋经商活动中，
他饱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欺凌和压迫，由此而锻造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炙热的爱国心。此
外，闽南人重视传统、家国也有其历史渊源。早在晋朝时，中原一带人避战乱南下，在无名江边定
居，便把这条江定名为“晋江”，以示不忘晋朝。在唐朝中后期和北宋末年，中原人大规模南迁，又
把中原文明带到闽南，闽南人受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继承并遵循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经过一
代代闽南人的实践与融化，赋予了其鲜明的地方特色、独特的性格和丰富的内涵。由于这样的迁徙
历史，闽南人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心。陈嘉庚一直坚持，中华民族一定要加“大”字。所以
他在文告署名上多次冠以“大”字，如在其文稿和说话中多次出现“大中华民族”“大中华国民”等。
1919 年，陈嘉庚向海外同仁高呼:“勿忘中华!”1921 年，陈嘉庚选在 5 月 9 日国耻日为厦门大
学奠基，告诫莘莘学子:“勿忘国耻!”“嘉庚建筑”的顶，加上中国传统的燕尾或马鞍屋脊或重檐歇
山顶，用中华民族的传统建筑形式“压制”欧陆建筑或殖民地建筑。1938 年，针对汪精卫等人的妥
协方案，陈嘉庚坚持抗日到底，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提案，给当时
的主和派以沉重一击，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被誉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在事关
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陈嘉庚先生大义凛然、嫉恶如仇，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用提案表达
了自己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抗战必胜的信心。陈嘉庚先生是一位真正的民族英雄，不愧为“华侨旗
帜、民族光辉”。
陈嘉庚对教育的投入是一种奉献，是内忧外患下的必然选择，也是闽南人用实际行动对感恩从
善的深度理解。闽南人自古以来就乐善好施，有捐资办学、造福乡梓的传统，陈嘉庚身上亦有这样
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兴办教育也是包括南洋华侨在内的海外华人感恩、回报家国的特有方式，成
为了历史长河中偶然中的必然。1919 年，陈嘉庚公布自己创办厦门大学的计划，并宣布认捐开办
费 100 万元、常年费 300 万元，共 400 万元，是陈嘉庚当时积存的总资产额的一倍多。但是，他在校
舍建设中自始至终倡导:“应该用的钱，千万百万也不要吝惜，不应该用的钱，一分也不要浪费”。
这种“经济实用建造”的特点，正是其办学理念的最好体现。
1950 年，陈嘉庚在准备修复和扩建厦门大学校舍来学校察勘时，指出内廊式建筑不宜用作学
生宿舍，认为:“学生宿舍，须建单行式门前有骑楼数尺宽。”他曾就学生宿舍的建设写信给王亚南
校长，着重谈到“回国参观大学多所，大都对学生住宿处所不甚讲究，我校宜注意及之”。他认为:
“宿舍增加走廊，多花钱为了同学住得更好，更卫生。学生可以在那里看报、吃茶、使房间更宽
敞。”［24］但是，他不允许在走廊上晾晒衣服，因为校舍通风要好、光线要足。
(二)自强不息
陈嘉庚在实业、教育方面有重大建树。教育之命脉系于经济，为了实现兴学宏愿，他历尽辛苦
挣钱、集资。陈嘉庚挣钱的目的就是为了办学。没钱时想办，钱少时小办，钱多时大办。19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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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陈嘉庚当时的财力而言，可谓心雄力薄。于是，同年 9 月，他便告别师生，第五次踏上出洋之路。
虽然当时生意艰难，其他人在生意场中一片惨败，但唯独陈嘉庚能转危为机，一枝独秀。尽管如此，
他还是迫不及待地回集美与其胞弟陈敬贤一起共同商定兴学计划。
陈嘉庚说:“经过多年的观察和思考，小弟觉得欧美诸国之所以国强是因为教育强;教育之所
以强是因为不仅政府办学，更重要的是民众办学。美国有大学三百所，商家办的就有二百八九十
所。小弟以为，要振兴中国，首先要振兴教育;要振兴教育，光靠政府不行，要全民都来办学，特别是
富人要多尽义务。南洋华侨中有不少百万富翁，千万富翁。要造成这样一种风气，使他们热心教
育，愿意为教育作贡献，勿忘中华。”［25］
此外，陈嘉庚的历史观中有闽南人宿命论因素，并伴其一生。他有乐观的历史观和强烈的使命
感，始终将个人看作是社会中的个人，认为个人服务社会是“应尽之天职”，并且认为“兴国即所以
兴家”，有国才有家。他以超常毅力和永不止步的精神，承担国家责任和历史使命，竭尽心力构建
与实现自己的兴学蓝图。
(三)止于至善
陈嘉庚没有接受过学校正规、高深的国学训练，但他一生又常常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生活;他
从没有系统阐述过传统文化的优劣与传承，但他的文章、演说、书信又常常以传统思想立论，甚至社
会活动和生活方式也渗透着传统的价值观念。他在从事近现代意义的实业、教育、社会政治活动中
审视和取舍着传统文化，但同时也站在传统文化的角度理解和改造着绸蟾鼎沸的现实世界。
从陈嘉庚先生所处的时代看，中国当时的状况是贫困愚昧，教育颓废，福建亦是如此，这给了他
很大的刺激。初下南洋，陈嘉庚看到闽南籍华侨多数文化水平很低，在国外谋生，深受没文化之苦。
集美虽说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可当时文化废坠，野俗日甚，贫富悬殊，强弱相凌。他寄望于教育
“保我国粹、扬我精神”，以使文化存续、民族振兴，因而他对于国学研究和道德教育同样高度重视。
陈嘉庚一生大规模的办学举动，在国内没有先例，在国外亦属罕见。他对中华文化的追求和传承饱
含着一种纯真朴素的愿望，这种愿望反映了他对建筑人文精神的追求，如厦门大学的群贤、兼爱、敬
贤、博学、囊萤、映雪，集美学校的“温、良、恭、俭、让”，都是他的思想在建筑上的物化，体现了他在
处理人、事时，追求与中华传统文化最高目标相统一，以达到止于至善的境界。当时的学术思潮涌
动，与陈嘉庚的办学理念密切相关，厦门大学创办之初，就明确要求厦门大学要继承和发扬古今中
外的文化，并将之融合成为一种尽善尽美的先进文化，这是何等卓尔不群的见识。
结语
厦门大学已经在社会巨变中度过了九十七华诞。作为一个厦大人，回顾厦门大学的发展史，令
人欣慰的不仅仅是那些看得见的日益向好的各种指标或成绩，更值得自豪的是深藏在众多成绩背
后的独具厦门大学特色的文化底蕴。它是陈嘉庚先生办学之初即为我们播下的大学文化火种，也
是厦门大学的文化基因，更是陈嘉庚先生为厦门大学留下的丰厚文化遗产和宝贵精神财富。它不
仅早已融入厦门大学的文化血脉，而且浸润着厦门大学的每一方校园、每一间校舍，滋润着每一位
厦大人的心田，引导和激励着一代代厦大人自强不息，奋然前行。
在这个浮躁的年代，谈论大学文化是一件奢侈的事。但文化是一所大学永续发展的源头活水，
一所有文化使命担当的大学方能在时代流转间屹立于疾风骤雨中，弦歌不辍，薪火相传。陈嘉庚一
生的办学壮举和教育实践表现出一位卓越创始人的道德领导风范，为我们树立了一座扎根中国大
地办好大学的巍峨丰碑。一所大学的精神因某个人而生发，他的精神与这所大学乃至世界大学的
大学精神发生化学反应，这个人的精神与大学精神就具有了恒久的价值与意义。一所大学被追忆
的程度，往往与它曾创造过的辉煌有关，与它曾经历过的苦难有关，与其辉煌和困难的反差程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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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我们对大学典故的追怀也是对大学文化命脉的传承，是迈向文化自信，进而臻于文化自强的一
种文化自觉。
注释:
［1］周凯:《厦门志》十六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 年。
［2］范金民:《中国古代史研究导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209 页。
［3］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 3 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年，第 8 页。
［4］冯友兰、杨振宁、汪曾祺、吴大猷等:《联大教授》，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 年，第 1 页。
［5］［7］［8］［11］洪永宏:《厦门大学校史》第一卷(1921—1949)，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 年，第 15、25、98、
193 页。
［6］朱水涌:《厦门大学:海上花园学府 中国南方之强》，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48 页。
［9］何威、徐晨亮:《清华名流》，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 年，第 17 页．
［10］邹振东:《谁是中国最有互联网思维的大学》，2015 年 5 月 1 日，http:/ /www． 360doc． com /content /15 /0501 /10 /
22953_467211584． shtml，2018 年 7 月 1 日。
［12］陈立撰:《白虎通疏证》，吴则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 年:第 16 页。
［13］《荀子新注》，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注释，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第 32 页。
［14］房玄龄:《晋书》列传五十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97 年，第 7 册。
［15］［19］《论语》，程昌明译注，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209、5 页。
［16］［18］《尚书》，北京:线装书局，2007 年，第 3、3 页。
［17］诸葛亮:《便宜十六策》，刘炯解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
［20］焦循注:《孟子正义》，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 年，第 213 页。
［21］吴式颖、姜文闵:《外国教育史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 年。
［22］《道德经》，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 年，第 40 页。
［23］陈嘉庚:《南侨回忆录》，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 年。
［24］厦门大学校史编委会:《厦门大学校史资料》第三辑(1949—1966)，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 年。
［25］陈嘉庚:《陈嘉庚教育文集》，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9 年，第 169 页。
［责任编辑:廖哲平］
Allusions of Xiamen University in Cultural Heritage
WU Da－gua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Fujian)
Abstract:A significant number of profound historical allusions are preserved in the motto，song，emblem，architec-
ture and bell tones of Xiamen University，which is a rare phenomenon among Chinese universities． Mr． Tan Kah Kee，the
founding father of Xiamen University，laid the moral foundation of patriotism and love and produced the cultural genes of
‘pursuing excellence;striving for perfection’for Xiamen University． Today，we explore，sort out and study these allusions
so that we can better cherish，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of Xiamen University． It is also
a form of 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 that leads to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cultural self－improvement．
Keywords:Xiamen University，allusion，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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